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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按语·在中国历史上，古之江右，今之江西是块富庶之地，长期享有。物华天宝，人

杰地灵”的美誉。江西在商周时期已有灿烂夺目的青铜文化，唐宋以后，更进入了经济、文化的

繁荣时期，并因此造就了许多大思想家，如：陶渊明、良价禅师、马祖禅师、李觏、王安石、陆九

渊、陆复斋、陆梭山、文天祥、宋应星、罗钦顺、邹守益、吴澄、胡直、欧阳德、聂豹、何心隐、罗汝

芳、陈明水、王时槐、颜钧、欧阳竞无等等，他们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思想家大

都受到其生活地域之人文背景的影响已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所以，从地域的角度全面地探讨

江右思想家的思想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南昌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申报的。江右思想家

研究”项目已列入教育部“211”重点建设项目，将调动全院教师及聚集海内外专家学者，全面探

讨江右思想家丰富的思想，揭示其精神的内在相关性以及与江右区域人文社会的内在关联性。

本项目在运用传统的方法之外，还引入了新的“思想考古”的方法，即：借鉴历史学和人类文化

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实地考察思想家生活、求学、家居、从业的地方，以感受和体验研

究对象的情感、思绪，还原其思想的历史情境，寻找其思想学说或行为的背景；印证或质疑史书

的某些记载，对语焉不详或有争议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考辩。

本栏目第一组四篇文章(见本刊今年第一期)和这里的两篇文章就是本项目的一批成果。

我们希望大家都来关注和支持“江右思想家研究”l

内容提要：马祖道一创立洪州禅系的成功及其“平常心是道”这一禅学理念的形成与广泛

传播，标志着禅学中国化的完成。“平常心是道”在本质上是一种随缘任运，顺乎自然的禅道自

然观。“触类是道”是马祖突出生活意味的生活禅之理论基石。禅悟直觉与平常心的内在关联

是：悟道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进行。从心性本体论的“自性”高度看，平常心的另一内核在

于它所具有的真实价值；“立处即真”，使“平常心是道”的禅道自然观开启了洪州禅系更富创意

而自由，更加活泼而自然的宗风。

关键词：马祖道一 平常心是道禅道自然观

作为禅宗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马祖道一所创立的洪州禅系在中国禅宗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而他的“平常心是道”的思想命题，作为一种理论建树，更是对中国乃至对世界佛教史都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尽管人们以“平常心是道”这一思想命题来综括马祖道一的禅道思想，确实抓住了其核心之

处；然而笔者在本文中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作为直接的“生活禅”理论的禅道思想，“顺乎自然”亦是“平常

心是道”这一命题中的应有之义。本文所谓“禅道”，是指马祖道一的禅学核心理念；事实上，马祖本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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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用“道”这一范畴来替换“佛性”、“法性”等概念。如“道不用修”、“直会其道”、“应机接物尽是道”、“道

即是法界”乃至“平常心是道”等等，说明“道”已成为禅宗佛性论中的重要范畴。加之“禅道”一词并非本

文作者所发明，中外历史上都有人使用过(《古尊宿语录》卷二中便有“自是禅道解者”一语，铃木大拙也

直接使用“禅道”一语)，本文宗旨不过是要揭示马祖“禅道自然”的思想精髓罢了。

我们知道，佛教到了禅宗时代，应该说是基本上中国化了；而南禅宗风在马祖道一的发展下，已完全

成为一种顺乎自然的生活禅了。马祖时代，确实使本来就从容顺俗、简易直捷的禅宗进入了更为突出日

常生活意味的时代。禅道——生活之道——自然而然，这一概括性提示，无疑是马祖禅学比前此南禅宗

师们更具有深刻意味的关键所在。铃木大拙说：“事实上，禅道就是生活之道，而生活则是活、动、行，并

不仅指思想。因此，对禅来说，它的发展应该指向活动或更正确地说，应该体验它的道而不是用语言进

行表示或说明，也就是不用观念加以表示或说明，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现实生活并无什么逻辑，因为

生活是先于逻辑的。”①

马祖禅道自然的理念有着深远的中国思想传统之背景，尽管马祖之前的牛头禅已有老庄自然无为

的思想蕴涵其中。应该说，先秦时期所确立的“天道自然”观，一直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因。天道自然观

不仅有着天道生生，自然而然，循环往复，真实无伪等内涵，更包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宗旨。不仅儒家吸

收了这一合理思想(如孔子就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新近发掘的可填补孔子到孟子间空

缺的郭店楚简的心性学说，亦可证其与天道自然观的深刻同一性)，佛教传人中国后，也浸染于这一思想

之中；佛教成为中国化的禅宗，与此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质而言之，从先秦思想的“天道自然”观到宋

代理学的“天理自然”观，中间实有一“禅道自然”观的过渡。理学从禅宗那里吸取了许多思想精华是无

庸赘言的事实。而今天中外思想家在保护生态的呼吁中强调要吸取禅宗的思想，不正说明“禅道自然”

亦包含着天人合一的天道自然观的思想精髓吗?的确，天道“生生”的至善，与禅宗张扬的“菩萨行”乃至

“众生平等”、爱物惜物的至善是相通的。马祖所说的“菩萨行”，就有着“莫污染”之心与“无造作”之行的

前提。禅宗给我们的启迪是深刻的，禅宗的影响不仅遍及东亚，也遍及西方。当前西方理论界出现的敬

畏生命观，动物权利观以及道义论的素食观，就不无禅宗思想的影响。

马祖俗姓马，名道一，四川什邡县人，后世尊称马祖。唐大历七年(772年)奉敕建钟陵开元寺(今南

昌佑民寺)，贞元四年(788年)至建昌县寿安乡石门山(-'4-江西靖安宝峰乡)宣扬禅宗教义，并在此圆寂

(一说圆寂于南昌，灵骨归葬靖安宝峰)，享寿80春秋。马祖创立了洪州宗。洪州宗的得名，正是因马祖

在江西地区大扬禅风、大弘禅法而极盛一时的活动所致。后人又称“江西马祖”，“洪州禅”，或“江西禅”。

马祖之所以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当然不仅在于他所确立的“禅道自然”的生活禅之禅学思想，

同时更在于他的佛教活动：他曾收徒139人，成宗84人，并各为一家宗主。如继承马祖禅法的沩仰宗、

临济宗及从临济宗演化出的杨岐派和黄龙派，均属洪州禅系。马祖之后的整个洪州禅系，是在得马祖的

“大机大用”的禅道精髓后迅速发展壮大的。慧寂谓“百丈得大机，黄檗得大用”，确为至语。

六祖以后，马祖道-t]下最为繁荣。而且马祖所到之处，聚众说法，广建禅林，其一生建寺之多，确

为罕见。难能可贵者又在其能于日常生活中随机说法，仅在南昌时，就曾“四方学者云集”，以致声名远

播，“哄动官民”。马祖及其承系，被后世公认为禅宗正系。质言之，马祖在佛教史上的显赫地位，最关键

处当在于他所创建的颇具特色的顺乎自然的“生活禅”理论，与他导引众徒真参实用，不执著经教的实践

①铃木大拙：《禅风禅骨》，第16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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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从而使其成为从慧能滥觞而至五大宗鼎盛的禅学的一个中间过渡；没有这一过渡，

决不能形成一个整体的南禅格局。《祖堂集》载慧能言：“马驹蹋杀天下人”，预示道一禅法将称雄天下。

果然，他以广建禅林的实绩和最具号召力的禅道理念创立了洪州禅系，洪州禅系的建立及其禅学理念的

广泛传播，标志着禅学中国化的完成。了解马祖的生活禅的禅道自然观，对我们充分理解禅宗何以能逐

渐取得佛教主流地位将有所帮助。概而言之，禅宗把佛教移植并融化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不仅应看作

是佛教史上的一大巨变，也应看作是整个中国思想史发展中的一大转变。禅宗的主流地位，确实经过了

许多禅林大师的终身奋斗，而马祖道一就是其中一位用自己的学说与行动承先启后的杰出禅学大师。

马祖道一作为六祖慧能的嫡传法裔，得法于怀让，渊源于慧能。慧能是继禅宗始祖达摩开创禅系，

并于弘忍之后对禅宗作出最大贡献的禅宗祖师。慧能之前的禅宗前史，主要特征是“藉教悟宗”，慧能开

创了以“心”为宗的禅学体系，一扫传统佛教的繁琐教条，建立了符合人性自然发展、简捷明了的有中国

特色的佛教教派。这一佛教史上的“革命”，使禅宗“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从某种角度上说，达摩

是以“理入”为根本宗旨而开创禅系，弘忍继起，则是“法门大启，根机不择”。此后慧能更将禅法引向简

易直捷，通俗普及。他认为人人皆有佛性，提出自识本心，直见本性的“识心见性”成佛说。慧能要求门

人彻见本来面目，而这“本来面目”有如西方思想中所说的未吃知识之树的果子之前而有的纯真面目。

慧能根本宗旨在“见性通达，更无滞碍”的“自归依”(《坛经》)。因而，只要除却妄念，拨去云雾，即可见性

成佛。慧能“明心见性”的思想影响极为深广，对此后禅宗的发展起了导向性作用。“南方宗旨”从此而

兴盛。然而，正如印顺禅师在《中国禅宗史》中所认为的那样：马祖道一的洪州禅出现之后，才真正标志

着禅学中国化的完成。马祖的禅道自然观的确是充满着中国特色的佛性论。胡适先生在《论禅宗史的

纲领》中指出：“达摩一宗亦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禅：此项半中半印的禅，盛行于陈隋之间，隋时尤盛行。

至唐之慧能、道一，才可说是中国禅。中国禅之中，道家自然主义成分最多，道一门下不久成为正统。

‘中国禅’至此完全成立。”(见《胡适文存》第三集，卷四)

马祖在慧能“明心见性”、性净自悟的基础上，提出了“平常心是道”这一禅道理念，更加突出了禅道

鲜明而强烈的生活意味，从而无处不在地显示了极其自由活泼的独特宗风。下面这段话，也许最能说明

马祖道一顺乎自然的禅道理念：

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

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只于

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景德传灯录》卷28)

的确，在禅中没有什么不自然或超自然甚而超越我们Ft常生活的东西。所谓“平常心”，所谓“无造

作”，正是禅的一种内在精神：困了就休息，饿了就吃饭。一切都自然而然，一切都自由自在；正如铃木大

拙提出的那样：禅乐于自由，因为禅就是自由。质言之，随缘任运，日用是道，这正是马祖道一禅道自然

观的出发点及前提条件。“平常心是道”这一命题正是从这个前提发展出来的。然而关键的是：只有在

毫不造作的自然而然的活的机趣中，以平常之心去除一切客障，才能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真正在“自性

清静”中做到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圣无凡。自然而自由，先是以平常之心在直面事物本身

时自然而然；才有随机妙用，即俗即真，即凡即圣的平常之心的自由。不自然如何自由?就如一个运动

员或一个演奏家，他的每一动作都须保持最大程度的自然与放松，才能达到自由的境界。所以演奏家们

有一句格言：放松放松再放松。用禅的话来解释，自然而自由的平常心是从无所住的，活在一个没有限

制的世界里。禅强调活动的无目的性或摆脱目的性，故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马祖道一的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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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道自然观，成为后来洪州禅学的不二法门。后来临济义玄即有“不劳分别取相，自然得道须臾”(《临济

录》)的“自然得道”一说，其源头即在“平常心是道”。吕激指出：即心即佛，不假修成的平常心是道，实际

上也就是“当行就行，当止就止，自然合泊而成为随缘任运的生活。”①。

此外，我们不仅要看到，马祖承继了慧能“去来自由，心体无滞”的宗旨，同时还要看到，他的禅道思

想又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天道自然”的理论背景中，才可能有“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的顺乎自

然。然而这种顺乎自然“触类是道”的哲学又正是生活禅的理论基石。理解这点，才能透视到马祖的理

论命脉之所在。

《五灯会元》中有一案例可说明马祖对自由自在才能入佛入禅的平常心的理解：

洪州廉使问日：“吃酒肉即是，不吃即是?”师日：“若吃是中丞禄，不吃是丞福。”(《五灯会元》卷

3，江西马祖道一禅师)。

马祖对这位官人想说的是：你且按你的本来面目，自然而然，自由自在，就可人佛人禅，何必滞于吃

不吃酒肉这一问题的束缚之中呢?你的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吃不吃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确如宗

密总结洪州禅思想特点所说的“任运自在”(《圆觉经大疏钞》卷三)。此外，如怀让与道一师徒间“磨砖作

镜”的公案，马祖与怀海师徒间一个升堂一个卷席的公案，都在在说明了不执著修为而将玄妙禅旨落实

于平常生活之中的禅道自然之理念。宗密的总结值得高度重视，他说：“起心动念，弹指謦咳扬眉，因所

作所为，皆是佛性全体之用，更无第二主宰。如面作多般饮食，一一皆面。佛性亦尔，全体贪嗔痴、造善

恶、受苦乐故，一一皆性。⋯⋯佛性非一切差别种种，而能作一切差别种种。意准《楞伽经》云：如来藏是

善不善因，能遍兴造一切，起生受苦乐与因俱。又云：或有佛刹，扬眉动睛，笑欠謦咳，或动摇等，皆是佛

事。故云触类是道也。言任心者，彼息业养神之行门也，谓不起心造恶修善，亦不修道。道即是心，不可

将心还修于心；恶也是心，不可以心断心。不断不造，任运自在，名为解脱人，亦名过量人。无法可拘，无

佛可作。何以故?心性之外无一法可得。故云：但任心即为修也。”(同上)佛性既是一个全体，其作用必

然要在各种行为上见出；但若不能随顺自然，而要执意去做什么好事坏事，就难得进入成佛的境界。任

运自在，随缘适性，触事而真，这是保持全体之佛性的根本前提。马祖的高明不正在此吗!

如何保持一种纯明澄澈的禅悟直觉，是禅宗史上的重要课题。马祖以为平常之心才能持有凡圣一

如的澄明心境，故而他引导弟子们进行“悟道”的方式，均是在日常生活中因机而发又极富创造性的。铃

木大拙说：“马祖道一是唐代最大的禅师之一，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禅确实通过他而有了一个飞跃。他对

待发问者的方式最具革命性和原创力。”②当水潦和尚向马祖追问禅的真理时，被马祖踢了一脚；另一

个和尚追问马祖“如何是佛祖西来意”时，亦遭遇与问题似不沾边的“惩罚”。后来的临济喝，德山棒恐渊

源于此。然而我们不要忘记的是，对于倡导顿悟的南禅来说，以临机而动的日常手段阻断那种形式逻辑

思维，确有其殊胜之处。正如铃木大拙指出的那样，人的全部存在并不牵涉乎知性，而是关联于原初意

义上的意志，知性并非终极的实在本身。原初意义上的意志，正是人类最深刻的自然而本然的东西(例

如情感)。如此看来，“平常心是道”的“道”作为一种实在本身，在这里就凸显出它的重要意义了。

笔者之所以强调“平常心是道”具有一种禅道自然观的性质，一方面是由于马祖认为禅的体验离不

开日常自然，同时又要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进行感悟，才是真正修行。“撇开这些自然事情而硬去

① 吕激《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403页，台湾里仁书局1985年版。

②铃木大拙：《禅学讲演》，见《禅宗与精神分析》第5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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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虑，去强求‘悟道’，那就根本不可能q晤道’。q晤道’只能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获得。这就是禅宗大讲

的所谓‘平常心是道’。”①的确，平常之心是在自然的事情和自然的过程中获得或持有的，刻意追求一

种平常之心，就反而不平常了；而高悬平常之心的理想，谓常人都不具备平常心，就更失去了马祖的本意

了。平常而自然之心，正是道的流露；禅旨落实于平常生活，也才是道体的落实与作用。因而，洪州禅在

接引后学的方式上，摒弃了所有繁杂形式与仪礼，让人在非常灵活的暗示、象征、隐语甚至喝、打、踢等机

动手段中获得顿悟。马祖以“平常心是道”的自然禅风，对症下药，随机而发，形成一种洪州禅系的整体

氛围，特别是后来泼辣的临济宗宗风。

在南宗禅内部，马祖尤以主张顿悟而著称，马祖指出：“道不属修，若言修得，修成还坏，即同声闻；若

言不修，即同凡夫。”(《古尊宿》卷1《道一》)自性是形而上的绝对体，如果仅用分别意识和语言去揣测并

诠释，必然要落人逻辑陷阱，与自性之本真乖违偏离，甚至不着边际。因此，马祖的“道不属修”是在“平

常心是道”的主张下，必然要得出的另一个结论。

马祖开示门人悟道的公案不少，都不离现实生活，以平常之心在感性自身中获得一种超越的直觉体

验。故在别处不能得悟，转而至马祖处便立时获悟者亦有不少。如药山参访石头，未能见性，石头指示

他参礼马祖，则获开悟。百丈参马祖之前，亦未能见性；马祖以“野鸭子”公案接引百丈，使其得悟。后百

丈再参马祖，则在盖天盖地的喝声中获得了禅悟慧命，成为自信自立者。而“日面佛，月面佛”公案，则让

悟道者感悟永恒在瞬刻，当下即永恒的生命情趣。可见“平常心是道”的内在魅力是巨大无比的。

四

光讲平常心的自然性而不讲它的真实性，就不可能触及马祖禅学的内核及其真正价值。我们首先

必须把握的是，禅宗使用的最重要的理论范畴是心性范畴，而思想方法却是最大程度的求其真实自然。

这必然地导致他们既重视自家体验，又尽其所能地追求简易直捷。马祖理论的更大发展在于它与日常

生活打成一片所表现出来的真实性与人间性，从心性上立本，把众生的起心动念、扬眉瞬目等日常活动，

看作是佛性的自然显现，都具有自然真实的价值意义。真即俗，俗即真；众生即佛，佛即众生。心的活动

也就是佛性的作用，由此得出一切事象都是自家心的自然妙用。随顺自然，则一切皆真；真实与自然互

为前提。“无位真人”是洪州禅系中临济禅的又一思想精髓。铃木大拙说：“临济的‘无位真人’即指自

性。他的说法几乎完全围绕着这个人，这人有时亦称作‘道人’。他可说是中国禅宗思想史上第一位禅

师，强调在人生活动每一方面都存在着这个人。他孜孜不倦地要他的弟子们去体认这个人或真正的自

性。这个真正的自性，是一种形而上的自性。”②自性是形而上的本体之真。从本体的高度讲，它与它

的作用显现及现象没有区别；因为“平常心是道”，平常心在直面日常事物时，将本体之真的自性和本真

之我的现象合而为一，它具有彻底的自然性和现实性特征。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自然性与现实性同时又

决定了它的无可执着性，从而众生随顺当下的现实，无有取舍，无所执着，甚至不别是非。因为一执意于

是非好坏的念头，即生“分别”之心，而不能“任心”自然，一切皆真。而只有在任心自然一切皆真的前提

条件下，才能得到成佛的境界。吴言生指出：“洪州禅沿着慧能所提示的方向，建立起‘平常心是道’的禅

学理念，主张‘立处即真’，即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部都呈现为真理、具有真实价值。临济禅大力弘扬了洪

州禅中这种思想，《临济录》全书都‘贯彻着全盘肯定现实人生的观点’。”④真正说来，“道即是心”，而且

①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铃木大拙：《禅学讲座》，见《禅宗与精神分析》第3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吴言生：《禅宗诗歌境界》第67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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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常心”，“平常心”的自然运作无所不在地体现了“道”。“道即是心，不可将心还修于心。”(《圆觉经

大疏钞》卷三之下)这种别开生面的学说，实实在在地把行、住、坐、卧的现实人心与佛道沟通起来。因而

马祖的“触类是道”正是其顺乎自然的生活禅的必然结论。

从理论上说，《楞伽经》重在真如佛性论，而从慧能始，开始关注主体自性自心的发掘，马祖统一了二

者，他的“禅道自然”观，显示了独特的思维视角。他一方面抓住了如来藏佛性及其根本空义，一方面又

抓住了自性自心之本体。更有意义的是“直会其道”而又“立处即真”的“平常心”，对人的能动性以及感

性存在作了极大的肯定，是突出心灵作用的彻底的主体化理论。这种对心体的自觉回归，必然由强调心

的彻悟价值导致坚定的个人主体世界，从而对人的主体性、自由性及现实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确认

与颂扬。从实践意义说，马祖更是把笃行实践摆在禅的本体位置，要见佛性，必须在禅道自然的生活行

为上着眼，这就直接把禅道行为化、生活化，从而使禅修转移到自然的日常生活轨道上来。总之，“触事

而真”或“立处即真”的禅道自然观，使马祖“平常心是道”的禅学理念开启了禅的更有创意而自由、更加

活泼而自然的宗风。

“平常心”是道同时又充当了“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这两个命题的中介，使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因为精神的内在需求，必定要从防止众生向外追求，使其自心开悟，达到“真性常自在”的自然而不执着

的境地。此中深刻的内涵与真谛在于：执着本身会成为一种束缚，从而不能达到真正的解脱；只有任心

自然，才能体会大道，达至佛境。这同时也是超越语言，体会大道的必要条件。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

佛”，其实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自慧能始，就强调即心即佛，他所说的“白心是佛”，“一切万法，尽在

自身之中，何不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坛经》)实际上是在倡导即心即佛的理论，它的直接来源则是

《楞伽经》和《大乘起信论》，“非心非佛”是从排除事物本不存在的属性这个反面来作否定的表述。它强

调的是在过程中对“即心即佛”观念的超脱，只有真正将禅的意念剔除净尽，才是纯粹的禅。死咬住禅的

名相，就必然要落入观念的窠臼。当然，这决不是反对先在的正信正念的建立，而是反对过程中的对某

一观念的执着。毫无杂念，才能保持纯明澄澈的微妙禅心，即便做好事，也不能执于做好事的念头；正如

一个书法家在写字过程中紧紧执于写好哪一笔，是不能一气贯通而写好字的。禅宗认为，如果片面固

执，心则不能自由自在，也就不能当下直取佛心，一门深人透彻佛道。“非心非佛”就是要人们不陷入知

解的束缚，达致当下无滞的高超境界。千万不要忘记，对一味向外追求，不明白“自心具足圆满”者来说，

马祖讲的是“即心即佛”；反之，马祖则说“非心非佛”。“即心即佛”与“非心非佛”实质上是在马祖的“禅

道自然”的本体论上建立起来的“一体两面”的新禅观，其宗旨是要把否定、肯定等一切执着的相对观念，

全部荡除，是消除差异、对立的一种“理性融通”。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马祖的禅道自然的思想，和中国儒家、道家共同的思想基础——“天道自然观”，

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其实天道自然观正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一个理论基点。这是笔者另一论文的主

旨了。

(作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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